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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记忆就不会流失
□阿棉（宁夏银川）

本版投稿邮箱：ycwbtg@163.com

生 活微

一座城若拥有一座山，那就是被眷顾的
幸运。抬眼间，山就会远远近近地裹了你的
视线，把夕阳的华丽收拢在了怀中。浓墨的
夜色里，依旧能看到它影影绰绰的挺拔，日日
暮暮守护着城。

贺兰山是在城西，我在城东，在眺望中渐
渐长大。与这山的感情，是在一次次的攀爬
中建立的。近距离真切地看到土褐色的，光
瘠的山体。我攀附着它的高大，云朵似乎就
在耳畔，山下的空阔里覆着浅黄的绿。

看见一幢酱黄色的楼突兀地立在空阔
中，似乎很多年了，沉寂而荒凉。曾数次从它
眼前掠过，只知那是一座荒弃的磷矿厂，面向
山的楼窗里一片昏暗，吞没了曾经轰轰烈烈
的时光，只剩下颓败的斑驳，似在骄傲地支撑
着记忆的碎片。

七月的黄昏，夕阳还很亮，山的影子清晰
可见。我和友人追逐着夕阳，金色的光晕落
在了矿厂楼顶，涂上了一层生命感，在柔和地
呼唤着。

厂门口不再有铁栅栏的把守，正对着碎
石铺成的小广场上有了新的标识，贺兰山·
1958 创意产业休闲区映入眼帘。过去与现
在的交错，又成了未来的记忆，与这山绵延
而存。

1958，是一首老序曲，谱写着一个时代的
开始。山是一清二楚的，它看着山下的磷矿
厂意气风发，烟囱里冒出的白烟似挥舞的旗
子，机器轰隆隆的嘶鸣像是战斗的号角。工

人们在一日的劳作后，欣赏着山的峻拔，山风
拂过汗津津的身体，凉爽卸下了所有的疲惫。

2025，山还是立在那，山风还在吹，那些人
怀揣着的青春早已失了水分，湮没在泛黄的
日历中。一切似乎还在，一切似乎都不在了。

最后一丝夕阳恋恋不舍地从厂区楼顶移
开了，隐没在山巅。我的影子在空旷中更显
单薄，老厂房和斑痕累累的集装箱，都在静默
地看着我。

东边大片的空地做了营地，散放着几顶
白色的帐篷。虽不是周末，但还是有拖家带
口来纳凉的，围坐在一起，烤着肉吃着西瓜，
远眺着山影。

远山下，广阔的荒原向东延伸扩散，褐色
的土地上长了草，大都是黄绿相间，唯有树是
葱郁的茂密的，独立于荒原之上，如地标。

吉他声从另一侧传来，悠扬低沉，缓缓掠
过心田、萦绕在空荡中。赭黄色的小楼改成
了魔法书院，外部保持着岁月侵蚀过的痕迹，
沧桑沉稳。内里却是明亮，一层层崭新的书架
列着畅销书，书香气扑面而来。在这里看书，
心很快就能沉浸下来，因为有了魔法的加持。

能拉回记忆的，是旧楼旧颜的磷矿石博
物馆，陈列着的矿石不再闪着光，幽幽地诉说
着曾经的辉煌，怀念像风，再也回不去了。

青石道旁丛生的杂草，每走一步，都似踩
着荒凉。唯有两棵果树依旧茂盛着，绿色的
小桃缀满了枝头，未被岁月侵扰过。

时代的印记还在，记忆就不会流逝。

时 光

日子需要慢慢熬
□惠军明（陕西西安）

秋的清晨，凉气悄悄凝在窗户上了。走
进厨房，把炉火点着，锅里的水就这么慢慢悠
悠地暖和起来。我把米粒一股脑儿倒进锅
里，水就渐渐把它们给裹住了。刚开始的时
候，这米粒硬邦邦的，就跟人心里头那些缩着
的心事似的。过了一会儿，锅里开始“咕嘟咕
嘟”响起来，嘿，你再看那米粒，就慢慢舒展开
了，粥水也变得稠稠的。这时候，一股子香气悠
悠地飘出来。你还别说，这粥啊，就得这么不紧
不慢、一点一点地熬，那滋味才能厚实起来。

再瞅瞅窗外的城市，那可完全是另一番
景象。楼下快递小哥骑着电车，“嗖”地一下
就窜过去了，那急促的铃声在空气里滴溜溜
地打转。往楼上看，对面办公室里的键盘噼
里啪啦响个不停，屏幕的光不分白天黑夜地
亮着，照在那些年轻人疲惫的脸上。他们中
午吃饭的时候，那叫一个急，饭都来不及嚼就
咽下去了。这种匆忙的状态，都成了咱平常
日子里常见的事儿了。

现在这人啊，感觉就像被时间在后面撵
着跑，连喘口气的工夫都稀罕得很。有时候
不经意一抬头，哎呀，一天就这么没了；一回
过神儿来，半辈子都从这忙忙乱乱的日子里
溜走了。整天都在急急忙忙地赶路，日子好
像就只剩下奔波扬起的尘土了。想在心里头
找那份安安静静的感觉，都觉得越来越难了。

不过呢，在公园的角落里，经常能看见两
三个老人围着石桌在下棋。他们手指间夹着
烟卷，那烟就慢悠悠地往上飘着。时不时地，
他们会端起杯子，抿上一口浓茶。他们挪动
棋子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不慌不忙的。旁
边看棋的人也都安安静静的，就听见风吹得
树叶“沙沙”响。就这么一盘棋，他们能下一
个下午，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安静。他们
这份不紧不慢的劲儿啊，让路过的人也不自
觉地放慢了脚步，就好像给自己偷来了片刻
休息的时间。

我老是会想起灶上那锅粥：水开了以后，
这火就得把它调小喽。让米粒在那文火里头
慢慢地舒展，这样才能熬出又软又稠的粥
来。你说这日子不也跟熬粥一个理儿嘛？岁
月就像那火，熬煮着咱们的生活，也得用慢火
细细地炖，这样生活的醇厚滋味才能出来。

生活就像这碗粥，可不是用急火能催得
出来的。你看公园石桌上的棋盘，还有灶上
咕嘟咕嘟响着的小锅，它们都好像在说：这

“熬”啊，可不是在那儿干巴巴地苦等时间过
去，而是咱这生命在慢火的烘烤下，一点点松
开、变软，变得有滋有味的过程。咱得有点耐
心，让那些粗粗拉拉的日子，在光阴里头慢慢
地变得饱满起来，这样才能熬出生活本来该
有的温润和香气呢。

草木三章
□王慧琴（宁夏银川）

马兰花
暮春邂逅马兰花，格外欣喜，那盈盈的蓝指向

天空，它一直鲜活在我记忆的梗上。
记得儿时，用马兰花编一个花环，冲着太阳甜

甜一笑，扯着风的翅膀自由奔跑，那模样洒脱极了。
回眸一笑，宛若马兰花的灿然，欢畅。
马兰花，默默无闻，笑着开遍田野山岗。璨然

的靥，从容的笑，比天空更蓝，更妖娆。
记得有一年，天大旱。到了夏天，草木居然还

未长出一片绿叶，空旷，落寞的原野，萧瑟，荒凉。
路经一个小山坳，突然眼前一片鲜亮。一

丛丛盛开的马兰花独自绽放，定格成大自然中
的一片壮丽。

原来生命只要和恶劣的自然顽强抗争，就
会活出别样的风采。不论身处顺境和逆境，都
要努力拼搏，给生命一个绽放的理由。

芨芨草
在塞北的戈壁滩上，最常见、最平凡的莫过

于芨芨草了。它，叶似利剑，杆似长予，一年四
季守候着茫茫戈壁滩。

早春时节，别的草木还在春的料峭中不敢
探头。而芨芨草就张开双臂迎接春天，郁郁葱
葱，一片挽着一片。不卑不亢地生长。

到了盛夏，更是迸发出蓬勃的生机，点缀着
大西北苍凉的戈壁。

金秋，它的叶和秆都渐渐变成了乳黄色，也
是庄户人的最爱。将它成捆拨回去，放置到冬
闲的时候，栽扫帚，打背斗，编筐，编笼子。

叶子则割回家搓成草绳，也可扎成草刷子，
既美观又耐用。盖房时编成芨芨草帘子，比市
场上卖的实惠又好看。它到了农家，就是名副
其实的无价之宝。

狗尾巴草
谁说狗尾巴草卑微，登不了大雅之堂。

《本草纲目》上说：狗尾巴，又名光明草，有
很高的药用价值。

瞧，纵使编一枚狗尾巴草的戒指，也使纯真
的心，怦然心动，亮出青春的笑靥。

不同的平台，生命就会撑起不一样的格
局。人，不该给草木插上卑微与高贵的标签。

有的花朵，一出世便富贵，高雅，自命不
凡。但，生命脆弱得不堪一击。

今生，能做一颗坚韧、不屈不挠的狗尾巴草
足矣！

随 感

夕阳时光。摄影刘威


